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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的兴起，在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因其应用对生态环境存在潜

在风险，给生态文明的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当代社会

的发展视域中，超技术性地去思考它的未来，为其应用划出明确的界限，这样才能实现智慧、欲望和

技术的共荣共生，实现人工智能与生态文明的统一，并构建生态文明时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生态文

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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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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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i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et its application also carries potential risks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osing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is progress. In the fac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must put it in the development 
vision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go beyond the technical level to think about its future, and draw a clear boundary 
for its application. In this way, we can finally realize the co-prosperity and symbiosis of wisdom, desire and 
technology, realize the unit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uild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esthetic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the core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prosperity and symbios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esthetics

从 1956 年正式确立人工智能学科以来，AI 悄
然兴起，在新世纪取得长足发展，但其在发展过

程中也出现与人类社会关系不协调的问题。生态

文明建设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核心的，但人

工智能技术可能存在破坏环境的问题。因此，厘

清人工智能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是生态文明时代社

会发展的要务。

一、人工智能发展现状

（一）人工智能概述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新时

代模拟、综合、拓展人类行为和人类智慧的综合



44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年第 3 期

性技术学科，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是集计算

机科学、逻辑学、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等众多

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科技产物，备受推崇且逐渐走向成熟，成

为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部分。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经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

发展时期以及繁荣时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AI 发展初期的研究集中在人类智慧成果不断转化

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方面，相关领域的专家设计了

接近于现代计算机工作原理的通用式计算分析机。

1956 年，随着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的召开，人工智

能概念正式由 McCarthy 提出并确立下来。此后，

人工智能进入全面的发展时期。McCarthy 在 1960
年发明了人工智能语言程序，简称 LISP。此外，

鲁宾逊在 1965 年提出了使用归结原理进行定理证

明的方法，奠定了其理论基础，推进了人工智能

发展。人们不断尝试使用自然语言处理相关信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末期，科学家们在

专家系统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1976 年费根鲍姆

研制出医学专家系统 MYCIN，MIT 维格拉开发了

一个模拟机器人桌面玩积木的系统 SHRULD。这

意味着人工智能在各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20 世

纪 80 年代，AI 发展进入以知识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研究神经网络，在多学科、

多领域对知识认知模拟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 [1]。

生态文明时代，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技术进入突

破、产业融合与政策支持协同推进的新阶段，展

现出全球领先态势。随着 DeepSeek 和 Manus 相继

推出，中国在 AI 基础研究领域实现多项突破。与

此同时，AI 技术在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以及教

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生活的

智能化进程。

（二）人工智能与生态文明的关系

人工智能是科技革命的一部分，人工智能本质

上是人类文明的理性显现。人类文明发展历经猎

采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不同

时期具有不同形态的文明。人工智能是生态文明

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猎采文明时期，人类的生产方式以猎采为

主，通过向自然积极索取来维持生存。这种原始

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但是这

一时期人类总是处于恐惧之中，自然界的变化深

深影响着人类的食物获取，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处

于初步的探索阶段。农业文明时期，随着生产方

式的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也随之大大改变，生

产方式从单一的猎采转变为有意识的畜养、种植，

以及生产工具的更迭。这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

存和生活，人与自然关系走向亲和。工业文明，

作为人类文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相比猎采文明、

农业文明，其物质生产突出表现为生产方式的极

大进步。借助机器生产和高科技，人类全面地、

带有摧毁性地对自然进行索取，以此改变人类的

生活。某种意义上说，工业文明实质上就是工业

霸权。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

心的科学发展引领当下的时代潮流。作为一种新

兴技术，人工智能是时代由量变到质变跃变的产

物，是科学、技术、思想、理念跃迁的结果，也

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的产物。这一时期，

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追求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成为时代目标。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

“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说，自然是人为了不致

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

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

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说，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在工业文明时代，

人差不多忘记了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为贪

婪，人类疯狂地向自然掠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持续扩大，

由此引发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也愈发严重。目前，

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污染（大气、

水、海洋等）、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土

地退化、森林锐减等方面，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

问题主要表现在沙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酸

雨等方面 [3]。这些生态问题持续不断地威胁着人

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实现。据中国应急管理部 2025 年 1 月 15
日对外通报，2024 年我国由于各种自然灾害共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 4011.1 亿元，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迫在眉睫。

人工智能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本质为人工智能

与生态的关系，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大大助力了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中人工智能应用涉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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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科的交叉融合，以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计

算机应用、自然地理学等学科为主，其中人工智

能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环境风险评

估和环境监管两大方面 [4]。国外学者注重空气污染、

水质量等与人体健康相关的问题，而国内学者更

多的是关注生态修复、生态环境治理以及生态环

境风险预测等问题。其通过对生态环境大数据连

续观测、集成多源尺度信息、借助大数据分析技

术实现生态环境大数据的集成分析和信息挖掘，

应用于全球气候变化预测、生态网络观测与模拟

以及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等多领域 [5]。

AI 的价值不在于替代人类，而在于放大人类

的智慧。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在多个领域发挥了

重要作用，促进了生态环境的发展，但是人工智

能的技术发展和应用在生态文明时代也具有相当

的局限性。

（三）人工智能的应用对生态环境的潜在风险

社会在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统一，社会的基本

矛盾也反映为人与自然的矛盾 [6]。随着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这一矛盾逐渐反映为人类社会和人工

智能之间的矛盾。人工智能的发展丰富了人类生

活、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便利的同时，也给社会带

来了一系列问题。

人工智能的兴起，一方面有可能推动生态文明

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阻碍甚至破坏生态文

明的发展。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现在，这两个

方面都在生活生产中有所显露。虽然人工智能在

生态环境应用上前景广阔，但其仍然存在数据共

享和开放、应用创新、数据管理、技术创新和落地、

专业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挑战 [7]。人工

智能的发展还造成对生态环境的威胁。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支撑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

硬件设备更新迭代会带来大量的能源消耗，由此

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电子产品。研究表明，2023 年

至 2030 年，生成式人工智能预计产生 120 万 ~500
万吨的电子废弃物，比之前激增近 1000 倍 [8]。这

些废弃物中所含有的铅、汞、镉等有害物质，如

处理不当将会渗入土壤和水源，对生态系统造成

严重危害。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运行要依托超

算中心的计算，这也必定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

其运行中伴随的能源消耗 [9]、碳排放，以及降温

所使用的大型空调设备带来的能源消耗，都将对

生态环境造成潜在的威胁。另外，数据中心在建

设和运用中对于水的大量使用，也在很大程度上

对生态环境构成威胁。人工智能技术的硬件设备

主要依赖于关键的矿物和稀有元素，其开采活动

可能导致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土壤、

水源的污染问题。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造成

能源和环境问题凸显，全球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巨

大压力。

 由上可知，人工智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

项伟大发明，是对现代世界人的智能和行动力的

大步提升和解放，它不仅深刻改变了社会生活的

诸多方面，亦对生态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既

为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也成了

生态环境优化的一大挑战。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迅

猛发展下，如何恰当处理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发

展的关系，正成为智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人工智能与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崇的是“人工智能”，

那生态文明时代则欣赏“人类智能”。人工智能

的发展不仅导致了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也

导致了今日人类社会发展的困境，而生态文明时

代所推崇的“人类智能”，或者说“和谐发展”，

则不仅为我们审视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导

向，而且为人类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方向。

《国语·郑语》中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

不继”，强调事物的差异性，认为不同的元素相

结合才能产生新的事物，依靠单一相同的元素则

无法持续发展。在史伯的哲学体系中，“和”与

“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和”强调事物

之间的动态协同和配合，其并非众多事物简单的

叠加，而是指众多事物相互依存和转化后的融合，

其最终目的是实现“生”的创造和生命功能，达

到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平衡。“同”只

注重事物的重复性，无法促进事物的发展。

在生态文明时代，必须做到人、自然与 AI 技
术和谐共存。那么，该如何实现和谐共存呢？

首先，应该秉持“和实生物”的理念，促进人、

自然与 AI 技术三者之间的和谐共生。这意味着充

分认识三者之间的差异性，肯定这些差异，尊重

这些差异，并通过动态协同和配合来实现相互依

存和转化后的融合。动态调控，不是消极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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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自动的调控，是一种前瞻性的、促进动态发

展的策略。

如何实现动态调控？首先，要尊重三者的差

异性，构建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区别于自然和

技术，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和理性思维的主体，

具有超越自身生存需求而进行反思的能力。康德

在其著作《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1785）中提出的“目的王国”

理念启示我们：在生态系统中，人类作为理性存

在者，应当将自然和其他生命形式视为具有内在

价值目的而非单一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人的智

慧不仅体现在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上，更体现在实

践上。

其次，要遵循动态协同，实现人、自然与 AI
的深度融合。这意味着三者在发展过程中都需要

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最终形成一种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关系。要进行前瞻性调控，推动动态

的平衡与发展。“和实生物”中的动态调控强调

前瞻性和主动性，而非被动应对。在人、自然与

AI 技术的关系中，动态调控意味着通过科学预测

和规划，推动三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与持续发展。

这里需要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通过人的独立和

智慧来应用前沿的 AI 技术，发挥其主体作用，实

现可持续发展。在 AI 技术的指导和赋能下，我们

应追求一种更为精准、高效且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达到全新的、更高层次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

单的叠加，而是基于深刻理解与尊重的融合。

再次，要时刻警惕事物的失衡发展，追求平衡

发展。在生态文明时代，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人

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潜藏着

巨大的环境风险和社会挑战。工业文明时期，推

崇机器理性，追求效率为上，往往忽视生态系统

的脆弱性以及自然资源的局限性，实为工业霸权。

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数字时代的产物，虽然不同于

传统的工业机器，但何尝不是一种“数字霸权”。

这种霸权不仅体现在数据垄断和算法控制上，还

体现在对自然资源使用的智能化决策上。比如，

少数团体垄断数据，从而导致资源分配不均；AI
算法可能由于数据局限而产生决策失误，进而破

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过度依赖 AI 智能技术可能导

致其在生态系统应用中的单一性和机械化，从而

忽视了自然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打破生态系

统的平衡。AI 技术的发展千万不能重走工业文明

视自然为敌人的老路，生态文明时代追求以自然

为家人、朋友的和谐统一，凸显利益均沾的太和

之美。因此，即使 AI 发展势头强劲且影响广泛，

但我们仍要警惕 AI 过度使用带来的环境风险，对

智能化时代的新产物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努力追

求人、自然、技术的平衡发展。

最后，要坚持同主体协同发展、互补并茂。协

同发展，不等于平衡发展，而是同主体发展，视

人、自然、AI 技术同为主体。互补并茂，作为王

治河、樊美筠所著《第二次启蒙》的主要理论诉求，

尤其强调中西文明的互补。面对当下世界的生态

危机，东西文明之间的携手合作具有格外重要的

作用，因为没有人可以独霸真理，也没有一种文

明可以穷尽真理 [10]214。因此，生态文明时代，人、

自然与 AI 技术的关系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主体-

客体”的对立关系，而应该被重新定义为“同主

体”甚至是“多主体”的协同关系。正如伯纳德·卢

默所说，真正的善是从深度的相互关系中产生的。

我们需要在 AI 技术的更迭发展中，建立一种互补

意识，明确人、自然和AI技术作为多元主体的地位，

从而推动三者之间的协同发展。

传统的哲学观念往往将人类视为大自然的唯

一主体，而自然和技术则被视为被支配的客体。

然而，随着生态哲学和技术哲学的发展，这种二

元对立的观念逐渐被打破。生态哲学家阿尔多·利

奥波德（Aldo Leopold）提出的“土地伦理”强调，

人类应将自己视为生态共同体的一部分，而非凌

驾于自然之上的统治者。同样，技术哲学家唐·伊

德（Don Ihde）提出的“后现象学”理论也指出，

技术与人类并非主客对立，而是通过“技术-人类-

世界”的多重关系共同构建现实。

在这种背景下，人、自然与 AI 技术作为“同

主体”的理念应运而生。这一理念强调，三者各

自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功能，同时又通过相互作用

和协同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整体。这种关

系不仅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也为生态文明时代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哲学基础。

在人、自然与 AI 技术的协同发展中，互补性

是实现和谐共存的关键。每一主体都有其独特的

优势和局限性，只有通过互补，才能实现整体效

能的最大化。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传统哲学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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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也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积极探索。

只有在人、自然与 AI 技术的协同中，我们才能真

正实现生态文明的愿景，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

平和可持续的世界。

三 、以人为本，共荣共生

人、自然、人工智能三者是存在有机联系的。

自然是一切发展的基础，AI 是发展的辅助，人才

是发展的核心。以人为本，一是强调人的主体意识。

人作为有意识的主体，需要承担的更多，要有主

动性和责任感。二是强调要有谦卑之心。虽然 AI
技术已经相当先进，达到了人类从未企及的科技

革命高度，但相对于自然来讲，AI 仍然是渺小的。

AI 技术是有限的，而自然是无限的，AI 技术归根

到底是人类文明的产物。

当今时代的新兴发展旨在追求生态文明时代

的“共同福祉”，约翰·柯布博士强调，要把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荣、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

和谐共荣以及人民大众的幸福安康作为发展的根

本内容 [10]4。实现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或者说生

态文明时代的发展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它包括人、

人工智能技术（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生态）

等根本性的问题，涉及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重

要转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转变，更是思想观

念上的转变。

（一）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关系密切。首先，自然是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为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提供基

本的生存条件。其次，自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

源泉。从古至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依

赖到征服，再到反思与重建的复杂过程，这与人

类文明形态的变迁一致。反过来，人对于自然也

是有贡献的，虽然原生态的自然可以没有人，但

人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生态，而且还可以让生态

实现更好的更新。所谓更好的更新，就是说，其

不只有利于人，也有利于自然。

文明是有诸多形态的，其大致划分为猎采文

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工业文明

时代，人类以技术进步为武器，试图征服自然、

主导自然，结果却导致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和资源

的枯竭 [11]。当下的生态文明时代，我们的首要任

务就是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人

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的。

生态文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文明形态，

标志着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12]5-9。生态文

明建设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基础，生态文明建设所

追求的最高理想本质上就是人与自然的共生、文

明与生态的共生，是为和谐，且为最高和谐，谓

之“太和”。

作为一种新时代的美学形态，生态文明美学

研究对象是以人为主体的生活 [13]，这种生活的方

式是绿色生活。绿色生活本身就具有浓重的审美

性，其主要体现在环保意识、家园意识、人类意

识、生态伦理意识以及生态科技意识等五个方面。

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起以生态文明美、朴素

美、和平美为内核的审美意识。从本质上讲，生

态文明时代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

关系问题的延续，是以环境问题为核心的发展问

题 [12]5-9。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

能实现和谐发展。那么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人与

自然的关系呢？

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就是共生。“共生”不仅

是生态学的概念，更是一种哲学理念。老子在《道

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强调人类应效法自然，遵循自然的规律。

那“自然”是什么呢？老子提出：“道之尊，德之贵，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

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是谓玄德。”[14] 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和动态平衡，绝非单方面的支

配和利用。共生的核心在于充分尊重自然的主体

地位、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认识到自然是具有

生命意义的存在。在生态文明时代，我们必须重

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态度应从征服

自然转向与自然共生。

（二）人与 AI 技术

如果说人工智能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解放，那

么人类智能就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发展。这两者之

间并不矛盾，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前者的真正

实现有赖于后者。只有基于技术解放才能实现可

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发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解放。其核心就是只有尊重他者，人工智能与

人类智能二者才能实现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人工智能是人类通过算法和数据训练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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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程序，类似于“大脑”，它可以模拟人类思考、

学习和解决问题。区别于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并

非真正的生物大脑，因此，在情感、创造力以及

感知能力方面，人工智能远远落后于人类。人类

智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综合性、灵活性和创造性。

人类本身就具有综合思维能力，能够整合、积累

不同领域的知识和经验，从而进行问题的思考和

判断。与人工智能的超绝理性相比，人类智能具

有生物属性的情感，这是一种涉及生物学、心理学、

社会学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直接反应和深刻感知。

从生物学上讲，情感与大脑中的特定区域和神经

递质紧密相关。受到外界刺激后，身体会作出生

物化学反应而产生愉悦、伤心等不同情感。从心

理学上看，情感更是一种感性认知科学。基于多

种心理因素的情感，产生新的感知和审美，这也

是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内在驱动力。所以说，人类

智能具有人工智能没有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恰

恰是这一独特属性，是当下科学发现、艺术创作

以及技术创新的核心。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并非

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人工智能具有高效的

数据处理能力，这是我们可以应用的。人工智能

是一种具有冒险性质的技术，我们必须超越技术

层面对其进行思考和判断，为技术设限，这样才

能实现人与 AI 技术共荣共生。

AI 技术目前备受推崇，甚至成为强权、霸权。

我们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必须警惕 AI 技术霸

权对生态文明的挑战。AI 作为一个工具，使得会

用这个工具的人收益最大。但 AI 无法代替人类对

世界的感知、自然的感知尤其是美的感知。用费

雷（Frederick FerrÉ ）的话来说就是：“后现代科

学的任务是让我们保持现代科学分析工具的锐利，

使其发挥适当的作用，并将使我们回到大自然的

花园中。”[15]

（三）人与生态环境

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与整个生态系统有着内在的联系，人与自然存在

休戚与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王治河、

樊美筠在两人合著的《第二次启蒙》一书中，将

这种生态意识称为最先进的思想，同时也是最古

老的智慧。为什么说这种生态意识是最古老的智

慧？这是因为，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中国古代哲

学思想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和“民胞物

与”等众多思想均体现了这样一种生态意识。《第

二次启蒙》所推崇的生态意识并非简单地要人保

护大自然，而是强调大自然保护万物，主张人类

对自然理应保持敬畏之心。

与猎采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不同，生态

文明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开放的。孔子言，“三

人行必有我师”，肯定了他者身上有不同于自己

的知识，也提出了学习、吸收的方法。人工智能

技术的出现是科学技术的伟大进步，科技的发展、

生态文明的出现是对工业文明反思的结果。人工

智能是高科技的产物，本质上是服务于人类的，

属于生态文明美学的范畴，是高科技含量的理性

美。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向科学技术开放，

向真理开放，向生态文明开放。

生态文明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根本一点就

是强调和谐。庄子主张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

物与我为一”，正是对这三者关系的概括。在他

看来，天地万物与我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外，

《中庸》还提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强调只有通过“和”，才能实现天地万物各得其所、

繁荣发展。人、自然、人工智能三者之间的关系

既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但更多的是

相互依存。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三者的和谐发展，

才能实现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永续发展。

生态环境的发展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

态文明是关乎人类幸福的事业，其旨在构建和谐

美好的人类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

柯布博士“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的预言 [16]，

生态文明发展的希望在中国，这其中也包括 AI 人
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面对今天的机遇和挑战，我

们需要新的智慧。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带有冒险性

的技术，必须置于当代社会的发展视域中，超技

术性地去思考它的未来发展。我们需要为技术划

界，从而实现智慧、欲望和技术的共荣共生，实

现人工智能与生态文明的统一，实现集自然、科技、

人文为一体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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